
艺 德 那 杆 秤 □李秋志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写道：“文
人相轻，自古而然。”一语道破诸多文
人之间的嫉妒、排挤与小心眼儿。其
实，古今中外，也不乏艺术大师惺惺
相惜、互相提携，甚至成为挚情深交
的范例。

744年，李白和杜甫在洛阳相遇。
此时，李白已名扬天下，杜甫却困守
洛城。好在李白没有倨傲自大，杜甫
也没有低头称颂。两人一见如故，同
游同乐，酣饮豪歌，“醉眠秋共被，携
手日同行”。此后，在十几年的交往
中，杜甫写下十余首念及李白的诗
作，每句都是呕心沥血、情真意切。李
白写及杜甫，则是“思君若汶水，浩荡
寄南征”“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

接着，李白陷入政治旋涡，在别
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情况下，杜甫却写
诗为李白辩护与开脱：“处士祢衡俊，

诸生原宪贫。稻粱求未足，薏苡谤何
频。”辩称李白是由于生活所迫才追
随永王，并非心甘情愿的。李白遭流
放后，杜甫还发出了“世人皆欲杀，吾
意独怜才”的呐喊。

巧得很，欧洲人也常常在高雅的
艺术殿堂里寻觅知音。莎士比亚就结识
了这样一位好友。托比自幼父母双亡，
一次偶然的机会，认识了当时并无名气
的莎士比亚。后来，他俩一起赶到伦
敦，从事演艺事业。可惜，他觉得当演员
太辛苦，就重新干起了老本行——道
具师。几十年里，他陪莎士比亚换了一
家又一家剧团，哪里有莎士比亚，哪里
就有道具师托比。莎士比亚的所有戏
剧，都是由他制作安排的。

托比追随了莎士比亚一生，83
岁时，开始撰写回忆录，详细记述了
莎翁一生的事业与生活，让人们深入

了解这位艺术大师的点点滴滴。
文人之间也存在竞争，如能把竞

争转化为友谊，则需要一种高超的处
世艺术。俄国文豪托尔斯泰与屠格涅
夫，就经历了一段曲折动人的友谊。
1855年，托尔斯泰在彼得堡认识了比
他大十岁的屠格涅夫。尽管屠格涅夫
感到这个新朋友脾气倔强，甚至有时
粗野，他却由衷地喜欢托尔斯泰。

1861年，屠格涅夫的《父与子》脱
稿，便邀请托尔斯泰到家中欣赏自己
的新作。午餐后，托尔斯泰拿起稿子，
躺在客厅的沙发上看，越看越感到兴
趣索然，最后竟然抛卷入梦。第二天，
两人在诗人费特家做客。席间，屠格
涅夫对教育自己女儿的英国女教师
赞不绝口。不料，托尔斯泰很不以为
然，还对屠格涅夫大加讥讽，惹得屠
格涅夫怒不可遏。两人在客厅里大打

出手，当即绝交。
就这样，两位大作家关系中断了

17年。其间，彼此都深感内疚与不安。
1878年，托尔斯泰主动写信向屠

格涅夫道歉，屠格涅夫立即回了一封
致歉信，两人重归于好。这一年，在托
尔斯泰盛情邀请下，60岁的屠格涅夫
到波良纳庄园做客。等待屠格涅夫的
时候，托尔斯泰激动地说：“今天，要
与屠格涅夫获得‘精神上的重生’。”

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能够做到
惺惺相惜，源自两位文学巨匠内心深
处的互相折服。在名利和竞争面前，
能够正确处理分歧，不排挤，不拆台，
乃至互相尊重，互相欣赏，往往体现
出一个艺术家的格局和气度。

毕加索和马蒂斯均以独特的艺
术风格闻名世界。相识初期，毕加索
被马蒂斯沉静自若、安逸清闲的创作

风格所震撼。马蒂斯也把毕加索当成
一个年轻的兄弟，把他介绍给家人和
朋友。然而，随着交往的加深和潜在
的竞争，两人表面上互相欣赏，但经
常在暗中较劲。有段时间，两人常常
交换作品收藏，不过，在挑选作品时，
双方总是选择对方最乏味的作品，以
证明对方的平庸。毕加索收藏有马蒂
斯画他养女的《玛格丽特肖像》，马蒂
斯则收藏了毕加索的《水壶、碗和柠
檬》，两幅作品的大小竟是一样的。

随着时间的流逝，两位艺术家逐
渐认可了对方。他们在竞争中相互影
响与借鉴，取得了意想不到的艺术效
果。毕加索说：“没有人比我更仔细研
究马蒂斯的作品，也没有人比马蒂斯
更深入了解我。”

伟大的友谊源自高尚的人格，高
雅的艺术见证了纯真的友谊。李白与
杜甫，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毕加索
与马蒂斯……每位诗人与艺术家的
人品与艺德，始终紧紧融会在一起，
值得世人感叹、回味和考量。

人们说，八百里太行八百里景，
八百里山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太行山磅礴大气，灵动秀美，从
南到北，有着不同的文化习俗，也造就
了太行山人鲜明的性格和饮食特色。

在太行山的许多地区，红白事的
宴席最能体现一方水土所独具的饮
食文化，不同的待客习俗，最是彰显
浓郁的地方特色。即便是在同一个
县，四村八乡的风俗也不尽相同。但
在冀南一带，庄户人家婚丧嫁娶、满
月待客，没有谁家是不吃大锅菜的。
宴席上摆满了诱人的炸丸子、炸鸡
头、炖大肉，但大锅菜才是宴席中的

“大腕儿”，一定要等最后时分才压轴
出场。许多人为了喝上几碗这浓香味
美的大锅菜而翘首期待着，仿佛没有
这碗大锅菜下肚，这场宴席就不能算
是完美收官。

正宗好吃的大锅菜，只有在乡间
才吃得到。大大的铁锅被固定在土灶
台上，火苗舔着锅底，锅里倒油，灶下
烧火，手脚麻利的大师傅舀一大勺面

酱入锅翻炒，那浓郁的香气顿时呼啦
啦直蹿上来。这边葱、姜、蒜和肥瘦相
间的五花肉下锅爆炒，那边灶台旁的
风箱起劲儿地拉满，再一鼓作气加水
放料，投入事先准备好的白菜、豆腐、
粉条、海带、丸子……小火慢熬，直熬
到了菜软肉烂汤汁厚重。香喷喷热腾
腾的大锅菜被满满盛在憨实的粗瓷
大碗中，手中再攥上两个刚出笼的热
馒头，这时候，根本没有谁会斯斯文
文地吃，所有人都甩开腮帮子酣畅淋
漓地狼吞虎咽。

大锅菜就如同太行山百姓的性
格一般，热情、朴实、融洽而厚重。

太行山居，大多背靠太行，依山
而建。这里的人们祖祖辈辈日出而
耕、日落而息，过着与世无争、怡然自
得的生活。因为民风淳朴，崇尚节约，
许多年来，饮食以粗粮细作、细粮精
作而独具特色。

在太行山一带，人们喜种荞麦。
《本草纲目》中说荞麦“实肠胃，益气
力，续精神，能炼五脏滓秽。作饭食，

压丹食毒，甚良”，如此看来，太行人
民早就深谙美食与养生结合之道，实
在很有智慧。

人们喜食荞麦，只是各地叫法不
一。许多地方称之为“扒糕”，而在冀南
一带，则被称为“灌章”，讲究用驴油去
煎制，所以被称为“驴油煎灌章”。

灌章的制作工艺其实不难。先将
荞麦面和成稀糊，笼屉铺上布，蒸好
后放凉，再用驴油来煎。煎好的灌章
被盛出来，整齐地排在小铁丝架上稍
稍控油，转眼就被摊主麻利地装进小
碟子里，浇上用蒜泥和醋搅拌匀的调
汁，还未入口，那诱人的味道就已经
搅动得人口水直冒了。

除了荞麦灌章，红薯饸饹也是太
行百姓粗粮细作的美食之一。

经历过困难时期的人们，都忘不
了那段以红薯果腹的岁月。那时节，
家家户户的庄稼地、房前屋后都会见
缝插针地栽上红薯。霜降一到，红薯
秧下的地面皲裂隆起，红薯成熟了。
为了便于保存，人们将红薯切片儿，

晾干后捣碎磨面。将红薯面放入盆中
搅上水，经巧手的主妇细细揉和，转
眼，一团深褐色的红薯面坨光滑干净
地活脱而出。将它上屉蒸成薯面窝
窝，便是制作饸饹的重要工序。将蒸
好的薯面窝窝趁热放入饸饹床子中，
用力一压，粗实的窝窝转眼就被碾成
条条细线，整整齐齐地垂落而下，瘫
软在饸饹床下的面板上。

压好的饸饹面铺开放凉后，既能
凉拌着吃，也可以炒着吃。炒锅里的
油一热，先用新鲜韭菜段炝锅，随后
放入饸饹面，快速翻搅，避免粘锅，再
趁势放入调料，转眼即可出锅。瞬间，
韭菜的清香迎面袭来。深褐色的饸饹
面油汪汪的，其中夹杂着碧绿的韭菜
段，配着金黄色的炒鸡蛋，色彩上就
先声夺人，吃一口，筋道软腻，鲜咸甜
香；再拌上一点辣椒油，咬上一口大
蒜，那才是真正的酣畅淋漓。

很多人自打记事起，饸饹都是一
路伴随成长的美味。当年用来解馋的
粗粮细做，如今已然演变为养生吃法

和地方特色。从地方风味的角度来概
括这一碗炒饸饹，营养美味、简约朴
实、含蓄清新，不够阔绰却令人回味
不止。

大自然是神奇而又慷慨的，太
行山物产丰富，无论春夏秋冬，永远
都有美景，永远都有令人难忘的味
道。每到春天，人们会采了榆钱、槐
花蒸苦累，阳春的味道留在唇齿间
数日不散，清香淡雅，令人难忘。到
了秋天，人们将丰收的果实铺满房
顶，挂在墙上。随便走到哪一家，苹
果、梨、柿子、山楂任你吃。热情的乡
亲还会捧上一碗喷香诱人的野韭花
炝锅手擀面。这些野韭花都是在山
上采摘的，它们曾在太行山汲取了
多少阳光与露水，究竟蕴含了几多
温暖与怀想，无人能解。

巍巍太行山，是一座与中华民族
血脉相连的山脉，它的脚下，黄河奔
腾而过，在这条母亲河的滋润下，山
川竞秀，沃野千里，广袤的麦田如棋
盘一般向无际的天边伸展。这里，是
母亲的怀抱，是最温馨的港湾。苦了，
累了，总是会想起太行山上的家乡，
想起故乡的味道，和那撩人心魄的袅
袅炊烟。

太 行 味 道 □碧 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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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风 绿 江 南 □李国文

●李国文专栏●

■野史笔记，不

可尽信，但从王安石

这句“春风又绿江南

岸”的形象措辞，以

及袁家两兄弟对于

家乡春天与京城春

天同与不同的感觉

来看，无论写文章还

是做事情，其一时

间，其二地点，其三

对象——必须首先

要弄清楚，搞明白。

蒲松龄的
芭蕉叶

□肖复兴

《礼记》中记载：“货恶其弃于地
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
不必为己。”第一句言俭，第二句言勤。
可见，节俭从来都是一种重要的美德。

春秋时期，鲁国的季文子官居宰
相，生活却十分俭朴。他全家老小都
不着绸缎，而只穿布衣；他家的骡马
不喂粟米，而饲以青草。有人讥之为

“吝啬”，季文子答道：“我何尝不愿穿
绸着缎、乘车骑马呢？可眼看着黎民
百姓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我心中不
安啊。我只知道用自己的高风亮节为
国家赢得荣誉，没听说用自己的美妻
良马能给国家带来光荣的。”就这样，
原来讥笑季文子吝啬的人，也模仿起
他的做法。因为受季文子的影响，鲁
国上下崇俭戒奢，蔚然成风。

曹操的政治才能、军事才能和文
学才能，后世有目共睹，他的节俭习
惯，更值得外界尊重。他在《内戒令》
里称“孤不好鲜饰严具”，意思是，我
不喜欢华丽显眼的用具。例如行李

箱，就用竹子为原料，用粗布缝里子。
曹操就是拎着这么简陋的行李箱上
前线的，而且，经常这么做。

至于饮食，曹家用餐最多只能有
一道肉菜。甚至，曹夫人卞氏请弟弟一
家吃饭时，连鱼和肉都没有，甚是寒
酸。东汉时期，人们喜欢熏香，例如，曹
操的谋士荀彧每坐一个地方，那地方
就要香三天。荀彧是曹操的手下，经济
条件不会比曹操好，都这么海量地熏
香，说明曹操还是用得起的。曹操却在
他的《内戒令》里说：“昔天下初定，吾
便禁家内不得熏香。”曹操的闺女也很
爱美，偏偏不能赶这个时髦，后来嫁给
了汉献帝，因为是皇后，才终于熏上香
了，曹操还因此引以为憾。

诸葛亮也是事奉节俭、力戒奢侈
的表率。他的家当仅存钱八百铢、田
十五顷，作为妻室儿女的生活来源。
他本人的衣食用度，由朝廷配给，俸
资之外，分文不取。更为难得的是，他
在暮年立下遗嘱：“若臣死之日，不使

内有余帛，外有赢财。”据史料记载：
“及卒，如其所言。”诸葛亮在《诫子
书》中写道：“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
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
段话，已成为千古箴言。

据《世说新语》记载：“殷仲堪既
为荆州，值水俭，食常五碗盘，外无余
肴。”殷仲堪是东晋末年重要官员，官
至荆州刺史。《晋书·殷仲堪传》记载，
仲堪在荆州任职时，由于“连年水旱，
百姓饥馑，仲堪常食五碗盘无余肴，
饭粒落席间，辄拾以啖之”。正是仲堪
常吃的套餐“五碗盘”，让《世说新语》
将他记入了“德行”中，也可以看出，
当时人们对节俭的重视程度。汉晋乃
至南北朝，都对“五碗盘”非常推崇。
南朝宋高祖刘裕，也是帝王中节俭的
典范。据《宋书》记载：“高祖为性简
约，诸子食不过五盏盘。”这里的“五
盏盘”就是“五碗盘”。

唐肃宗李亨，一点也不懂得享
受。做太子的时候，他经常陪唐玄宗

吃饭。一次，御膳房准备了一些熟肉，
里面有熟羊腿，玄宗让李亨把羊腿割
开来。李亨就用手把羊腿分开了，手
上沾满了油。李亨取了一个饼，慢慢
把手上的油擦下来。玄宗看了心里非
常不舒服，觉得李亨太浪费了。但让
玄宗意想不到的是，李亨擦完油，把
沾满油的饼有滋有味地吃了下去。玄
宗看罢，非常高兴。

唐代大将郭子仪，经常让人把书
皮边上多余的纸裁下来攒着；至于公
文什么的，看完了也都收起来，装订
好，“每至岁终，则散与主守吏，俾作
一年之簿”，让他们翻过来继续使用。
有一天，裁纸的小刀折了，“不余寸
许”，裁纸的小吏不是丢掉了事，而是
削了两小块木板，“加于折刃之上，使
才露锋”，继续用来裁纸。郭子仪高兴
地说：“你真是我郭子仪的部下呀。”

据《宋史》记载：“仲淹内刚外和，
性至孝，以母在时方贫，其后虽贵，非
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

“唯俭可以助廉，唯恕可以成德”，范仲
淹的儿子范纯仁更相信这个颠扑不破
的真理。有一次，身为宰相的范纯仁留
自己的同僚晁端在家中吃饭。晁端吃
过饭回去后，郑重其事地对旁人说：

“可惜呀，范丞相家的家风败坏了。”听
到这话的人都不太相信，忙问是怎么
回事。晁端回答说：“平时他们家吃饭，
总是咸菜、咸豆腐之类。这次我在他家
吃饭，咸菜、咸豆腐上面，居然放了两
小簇肉，这不是他家的家风败坏了
吗？”范家的节俭程度，由此也可见一
斑了。

明人徐榜在《宦游日记》里讲述了
节俭的四大益处：可以养德、可以养寿、
可以养神、可以养气。司马光在家训中
告诫儿子要崇尚节俭，不要追求奢靡；
林则徐在去广州履任途中颁布“五不
准”，身体力行，把节俭落到实处。节俭
不是吝啬小气，浪费也不是大方，当用
则万金不惜，不当用则一文不费。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
奢。不论个人还是单位，乃至一个国
家，没有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精神
作为支撑，就不可能自强自立、发展
进步，甚至兴旺发达。

大地春回的季节，就会想起王安石
的《泊船瓜洲》：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
何时照我还。王安石距今近千年，还有
人顺口念出来他的这句诗，大概称得上
千古不朽了。

《泊船瓜洲》之所以被人牢记，很大
程度上因为其中这个“绿”字的典故。南
宋洪迈《容斋续笔》卷八《诗词改字》中写
道：“王荆公绝句云：‘京口瓜洲一水间，
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
何时照我还。’吴中士人家藏其草，初云

‘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
好’，改为‘过’。复圈去而改为‘入’，旋改
为‘满’。凡如是十许字，始定为‘绿’。”

写诗者皆知，用对一字，全诗皆活。
王安石这种挑来拣去，才定妥了极传神
的“绿”字，一直被视为诗人字斟句酌的
范例，也是作家不惮修改的样板。

唐代诗人卢延让《苦吟》的“吟安一
个字，捻断数茎须”，大概就是这个认真
精神了。王安石与洪迈，虽相距百年，但
俱为宋人，而且，洪迈声称目睹原件，当
是确凿无疑的事情。

其实，春风送暖，岸草萌绿，意味着
春天的来临，北人和南人的感受不尽相
同。冬去春又来，江南水乡的绿，那可是
全面的，彻底的。而春来冬不去，华北平

原的绿，只可能是依稀的，朦胧的。
早年间，没有高铁，北京至上海，需

要二十多个小时。列车始发，别看已是阳
春三月，北方原野上残雪未化，河里的余
冰依旧，仍是隆冬未尽的景象。躺在卧铺
上一觉醒来，到达皖苏境内，车窗外那

“杏花春雨江南”的景象，一片浓绿，掠过
车窗，这时，才领略到真正的春天，也就
明白王安石为何要改成“绿”字了。

无绿的春天，是寂寥的；有绿的春
天，才充满生机。王安石这句诗，长江两
岸的读者，最能心领神会了。还在春寒
料峭中，北方民众很难想象得出真实的
情景。因此，北京市西长安街红墙外的
玉兰花，在枝干上冒出骨朵，然后，小骨
朵变大骨朵，应该说，这才是京城最早
的春天使者吧。不过，有点遗憾，休看时
令为春，根本谈不上春天的一点意思；
甚至，玉兰花绽放了，凋谢了，距五一节
也不远了，一眼望去的盎然绿意，对京
城人而言，仍是一份奢望。真到了那一
天，触目皆绿，绝对便是夏天了。其实，
北京人心目中，初春与残冬，无甚差异。
早年，居住在北京西城的鲁迅先生，曾
在《鸭的喜剧》中写道：“我可是觉得在
北京仿佛没有春和秋。”

明代“公安三袁”之一的袁中道，对

北京的春天来得奇晚去得特快，也深有
体会。偶读他的一篇《游高梁桥记》，忍
不住笑了起来。这篇记述了他一次失败
春游的小品文，也是扫兴在毫无春意的
京城春天里。

此文中所记的同游者，有其兄袁宗
道。当时，两兄弟俱未发达，为求发达，
不得不离乡背井，来到天子脚下，谋职
求官。他们春游的目的地，即如今出西
直门不远的高梁桥。明代这个地方，与
今大不相同，“有清水一带，柳色数十
里”，甚至还有小舟穿行于莲荷中。如
今，桥已不存，河也湮没，只是作为记住
这段历史的一个地名，还留存在公交车
的站牌上。

“于时三月（农历）中矣，杨柳尚未
抽条，冰微泮，临水坐枯柳下小饮。”接
下来，“而飚风自北来，尘埃蔽天，对面
不见人，中目塞口，嚼之有声。冻枝落，
古木号，乱石击。寒气凛冽，相与御貂
帽，着重裘以敌之，而犹不能堪，乃急
归。已黄昏，狼狈沟壑间，百苦乃得至
邸。坐至丙夜，口中含沙尚砾砾”。

这是大概发生在明万历年间的一
次强沙尘暴，那时，没有气象卫星，没有
天气预报，猝不及防的袁中道可被折腾
得够呛。事后，他越想越懊恼，甚至不停

地发牢骚。“今吾无官职，屡求而不获，
其效亦可睹矣。而家有产业可以糊口，
舍水石花鸟之乐，而奔走烟霾沙尘之
乡……”他内心在自责，这不是犯傻吗？

“噫！江南二三月，草色青青，杂花烂城
野，风和日丽，上春已可郊游，何京师之
若如此。”他想起家乡湖北荆州那绿色
的春天，作了这篇短文。“然则是游也宜
书，书之所以志予之嗜进而无耻，颠倒
而无计算也。”

袁中道批判自己“嗜进而无耻”，看
出他人格精神的高度；“颠倒而无计算”
的自省，说明了同是春天，人分你我，地分
南北，纬度不同，温差有别，在认知与感受
上，存在着隔膜。“三袁”的籍贯为湖北
公安，与王安石诗中的瓜洲，均属长江流
域；而黄河以北的北京，“杨柳尚未抽条”
之际，江南早就春暖花开、莺飞草长了。

野史笔记，不可尽信，但从王安石
这句“春风又绿江南岸”的形象措辞，以
及袁家两兄弟对于家乡春天与京城春
天同与不同的感觉来看，无论写文章还
是做事情，其一时间，其二地点，其三对
象——必须首先要弄清楚，搞明白。尤
其落笔时，能够如王安石那样精准用
词，就更佳了；否则，很可能要像袁中道
那般“坐至丙夜，口中含沙尚砾砾”了。

《翩翩》是《聊斋》中的一篇故事，
也是一个女狐的名字。比起《聊斋》中
其他鬼魅的名字，如婴宁、青凤、莲香
与聂小倩等，翩翩更像一个现代女孩
子的称谓。《翩翩》一篇的现代性，先不
经意地在这个名字里显现出来。

这段故事讲述一个浪子回头的经
历。如果仅仅是浪子回头，不过是一个
老套的叙说，在话本小说里，屡见不
鲜。有意思的在于，《翩翩》不仅讲浪子
回头，还有一些值得世人思味的东西。
这便是带出的一点现代性，《聊斋》在
很多老故事中，蕴含着现代的元素，是
蒲松龄先生不见得意识到的、超越文
本之上的。

所谓现代性，就是和今天的关联
性。它不是滞留在过去，而是指向今
天。就像一粒老莲子，可以萌发出眼下
的新芽；就像一只旧陶罐，可以盛放新
榨的果汁或清泉。这样的作品，便成为
一面镜子，可以照见今天的世界与内
心，而不是一面尘垢蒙面的青铜镜，只
可陈列在历史博物馆里。

《翩翩》讲的是一个叫罗子浮的浪
子，被翩翩搭救，用清溪水洗疮，用芭
蕉叶做衣，又以不同树叶做成各种食
物，在纯净的大自然里，让这个罗子浮
得以重生。就在罗子浮刚刚恢复成人
样，就急不可耐跑到翩翩床前，觍着脸
求同房共欢。翩翩道：“轻薄儿，甫能安
身，便生妄想。”罗子浮却说是“聊以报
德”，敢言敢做，恬不知耻到了这种地
步，完全是现代某些人的一副嘴脸。这
是罗子浮欲望难尽的第一次亮相。

第二次，来了另一位狐魅花城，和
翩翩一样，也是花容月貌，罗子浮一见
倾心，哪里禁得住这样的诱惑。吃饭
时，果子落地，罗子浮弯腰捡拾时，趁
机捏捏花城的脚，没想到，他身上的衣
服，立刻变成了原来的芭蕉叶，难以遮
体。他赶紧收敛，收回邪念，坐回了原
座。很神奇，芭蕉叶又变成了衣服。

劝酒时，罗子浮再次春心荡漾，他
忍不住挑逗，挠挠人家的手心。立刻，
衣服又变成了芭蕉叶。他只好又收回
邪念，于是，芭蕉叶又变成了衣服。芭
蕉叶——翩翩——《聊斋》，在这里立
起一面颇有趣味的“哈哈镜”。

如此将罗子浮一次次打回原形，
像坐过山车一样颠簸，让罗子浮洋相
毕露，实在既难堪又可笑，却将一名花
心男子，旧习难改，本性难移，又想拈
花惹草，又怕露丑丢人，又要偷腥，还
想遮掩，又想男盗女娼，还要道貌岸
然，刻画得入木三分，淋漓尽致。

第三次亮相，是罗子浮禁不住人
间的诱惑，想回家乡看看。翩翩一眼洞
穿他的心思，直言说他“子有俗骨，绝
非仙品”，便裁云为棉，剪叶做驴，让他
回去。回到家乡，立刻，衣服变成秋天
的败叶，衣服里面的棉絮蒸蒸成空。迅
速将他打回原形，赤条条，哪儿来的哪
儿去。最后，罗子浮重回旧地，寻找翩
翩，却已是“黄叶满地，洞口路迷”。

其实，《翩翩》的一头一尾，写得都
不精彩，不足一观。但是，掐头去尾，留
中段罗子浮这三次亮相，尤其是后两
次借助芭蕉叶的亮相，写得确实精彩。
设想，如果用现实主义的方法来写罗
子浮，该如何铺排描写。便看出来还是
蒲松龄厉害，他这片芭蕉叶厉害，比牛
魔王的那把芭蕉扇还要厉害。芭蕉扇
面对的只是火焰山有形的大火；蒲松
龄这片芭蕉叶，面对的却是人心中看
不见但更加凶猛的欲火中烧。

罗子浮内心所有的潜台词，内心
之外所有堂而皇之的遮掩，都被这片
芭蕉叶剥离精光，让人感叹尘世之外，
还有一个世界，将人性中种种丑陋的
弱点，抑或卑劣之处，看得清清楚楚，
并为人指点得明明白白。这个世界，在
蒲松龄那里，就是“狐魅世界”，在《翩
翩》里，他让芭蕉叶施展了奇特魔法。

读《翩翩》，还可读明人徐渭的
剧本《四声猿》中的《翠乡梦》。讲的
是和尚玉通持戒不坚，色戒被破，转
世投胎成了女人，欲火纵燃，放虎出
笼，引诱他人，最终堕落为妓的故
事。这个玉通，比罗子浮走得还远。
两厢对读，会很有意思，《翠乡梦》和

《翩翩》，为同一坐标系的相对两极，
均揭示了世事苍茫之中无所不在的
醒世恒言。罗子浮和玉通的竞赛，让
读者感慨人世间潜藏心底的种种欲
望，让世人面临着醒心明性的考验。
徐渭时代如此，蒲松龄时代如此，现
在也是如此。

读罢《翩翩》，戏仿《聊斋》中的
异史氏曰，作一首“打油诗”，聊以为
感吧：

评妖论鬼说神仙，叹古哀今读柳泉。
蕉叶羞成遮丑布，雪云愧作暖心棉。
翻将洞口花落雨，弹向人间魂断弦。
美女从来出狐魅，秋坟谁再唱翩翩。

节 俭 的 典 范 □张 勇


